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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華麗的青銅器轉手（下）

一九三六年中央博物院購藏善齋銅器始末

〈夨令尊〉全形拓

（劉體智贈送，現藏傅斯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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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謀事為國——一九三六年購藏善齋銅器交涉經過

自一九三一年八月容庚到善齋拍攝銅器之後，與劉體智的往來十分密切。從已公

布的書信看來，兩人以交流學術資料為多，包括圖錄編輯的原則、銅器拓片及圖書的

互贈、論學析疑等，更多的是銅器買賣或交換，對於時局動盪也有所著墨。從一九三

五年十二月開始，容庚積極編輯寫定《善齋彝器圖錄》，至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稿畢

付印，其後又精心校對，至同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哻容庚可以說是對善齋所藏銅器最

為清楚的行家。

容庚自一九二九年七月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一九三一

年會同徐中舒去善齋為銅器拍照、協商《 氏編鐘圖釋》出版、容庚編著之《秦漢金

文錄》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由史語所印行、編寫《金文編》由史語所津貼等，可以看

出容庚與史語所頻繁互動。哷

因此在善齋銅器出售予中央博物院一事，整個過程中，容庚所扮演的腳色特別重

要，他既是劉體智信賴的朋友，又是史語所的一份子，同時他是青銅器研究的專家。

促成這場大批量青銅器華麗轉手，容庚是其中的靈魂人物，當然背後更重要的舵手是

身兼中博籌備處委員及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以及實際執行任務的徐中舒。

頌齋銅器售歸中央博物院

一九三六年，日人侵華愈烈，局勢動盪。這一年春天，容庚將所藏彝器透過傅斯

年售予中央博物院，應該也是局勢不安的考量。徐中舒在傅斯年與容庚之間居中協

商，新近公布的〈徐中舒先生遺札〉共十三件，其中有徐中舒致容庚的信函五件，涉

及容庚出售銅器一事。哸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徐中舒給容庚的信上說：

博物館事已與裘子元說及，大約下年可設法。尊藏能讓歸公家，自較私人收藏

為得計，將來斷不至使兄蝕本。孟真為公家購物，特別認真，此亦不能不原諒

他也。哠

哻 容庚著，夏和順整理，《容庚北平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
哷 中央研究院於一九四三年停發容庚通信研究員聘書。參《史語所檔案》李 3-1-20，〈本所函總辦事處〉，1942

年 9月 22日；《史語所檔案》李 4-1-19，〈本所函總辦事處〉，1943年 7月 2日。

哸 徐中舒給容庚的信原件，目前收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陳力，〈徐中舒先生遺札十三通箋釋〉，《文獻》

2018.6：3-15。以下所引 4月 11日、4月 23日、5月 2日、5月 25日、9月 9日信件內容皆轉引自該文。

又陳力，〈徐中舒先生遺札考述〉，《四川大學學報》2018.6：5-15，也引述徐中舒給容庚的信件內容。

哠 裘子元（名善元），時任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管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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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透漏容庚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之前，已託徐中舒向博物館打探頌齋銅器售予博物院

的可能性，故徐中舒信上說「博物館事已與裘子元說及」，至於為何說「孟真為公家

購物特別認真」「不能不原諒他」，有可能是傅先生在商議價格時較為緊縮節約之故，

這從後續傅先生討價還價，要容庚「稍稍貶價」約略可知。

四月二十三日徐中舒給容庚的信上說：

尊藏銅器如願讓歸公家，孟真云亦可商量。目前博物館僅有建築費，經常費每

月二千譜，除開銷尚須還債（前購何敘甫之物），事實上恐亦無多款也。兄擬

售之物所需若干，請開一單，以便傳達，如何？

五月二日信上談及讓售價格：

尊藏各件清單，已與傅、李談過，傅欲請兄稍稍貶價，問三千可否？李謂此事

須過暑假後才能商議，似此時款無著落也。

五月二十五日信中確定購買容庚銅器，但總價似乎未定：

尊藏各器目已交與裘子元兄，裘云博物館可以全部購入。暑假前，即六七月

間，可以先付千元，其餘在數月內亦可陸續償付。惟總價若干，須兄與孟真面

洽。孟真兄下星期或□□（此二字殘損）末前往北平，兄可逕與商之。

頌齋的器物歸給中央博物院一事，雖在五月已經敲定，但總價卻未議定，須與傅先生

商量，而且得分期付款。根據《容庚北平日記》，七月二十七日容庚「至史語所，晤

裘子元，商定頌齋吉金價四千元」。八月二十日「將所藏頌齋銅器三十二件售與中央

博物館，共ㄨ千元，先收一千一百三十六元三△四分」。八月二十二日「八時擕頌齋

藏器三十二至雅文齋，囑代寄南京博物館」。唎

以博物院經常費每月兩千元來看，收購頌齋的銅器四千元，自然是一筆大數目，

須分期償還，經費拮据於焉可見。最後終於成就此事，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徐中舒

去函容庚曰「聞子元兄言，尊藏業已寄到，此後得公開展覽，至為盛事。」唃但此樁

交易卻非銀貨兩訖，十月六日容庚向傅斯年推介善齋銅器時，還提到「如無能為力，

請商之裘子元兄，將弟款早日撥下，猶可選購一二也」。唋（圖一五）此中「弟款」應

是指博物院購頌齋銅器未付清之款。由此可知中央博物院向頌齋購買的銅器，九月九

日之前已經送到中央博物院，但因中博經費不足，容庚在八月二十二日收第一筆款之

後，就無下文，到此時（十月六日）尚未全部付清，以致容庚言詞頗有怨氣。《容庚

北平日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裘子元匯頌齋古物款八百六十三元六△六分來，

唎《容庚北平日記》，頁 467, 470。
唃 陳力，〈徐中舒先生遺札十三通箋釋〉，頁 11。
唋《史語所檔案》元 74-17，〈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年 10月 6日。



合前共收二千元。尚欠二千元」，又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博物院匯洋壹千元

來」。圁至於中博購買頌齋藏器總額甚麼時候償還完畢，容庚日記中似無紀錄。

容庚於一九三三年編輯《頌齋吉金圖錄》出版，收錄銅器 93件，這一次出售 32
器基本上是以此書收錄諸器為主，容庚真心希望歸入公家，不願見國寶流失海外的態

度非常鮮明，這樣的心情也反映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容庚致劉體智的信上：「拙

著《頌齋吉金圖錄》所收，十九歸於中央博物院；此次《續錄》成，仍冀歸之公家也

⋯⋯」圂這時中日戰爭已經開始，容庚的《頌齋吉金續錄》於一九三八年出版，共收

銅器 134件，據統計有 33件歸廣州市博物館，雖然不是賣給中央博物院，但這也算
部分符合容庚「歸之公家」的心願了。埌目前這一批銅器保存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歸入史語所

一九三六年容庚與史語所的往來，除了出售頌齋藏器給中央博物院之外，主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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圁《容庚北平日記》，頁 479, 488。
圂〈容庚致劉體智函・六月十六日〉#15（1938）。根據容庚信中提到「此次《續錄》成」，查《頌齋吉金續錄》

出版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可推知該信寫於一九三八年。

埌 根據《殷周金文集成》著錄，《頌齋吉金續錄》有 33件後歸廣州市博物館。

圖一五：〈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年 10月 6日（《史語所檔案》元 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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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件事：一是容庚編輯《金文編》（二版），編輯費用由史語所給付，編纂過程中曾

摘錄部分內容交傅斯年審閱。堲二是傅斯年委託容庚代購金文拓本。一九三六年九月

十日容庚致傅先生函說：

金文拓本不易購，王鐵厂已死，他有不少，容問之。海豐吳氏拓本似已售去，

錫永所藏似歸福開森，于省吾以二百元購余四十種，恐博物院亦無此豪舉也。

⋯⋯弟有汪啟淑《集古印存》，價二百元，所要否？埕（元 74-15，〈容庚致傅斯
年函〉，1936年 9月 10日）

這些書信表明，傅斯年委託容庚四處求購金文拓本，容庚作為中介，並有意將自存資

料出售給史語所。其後，容庚又為傅斯年向孫壯收購金石拓片，在九月十五日給傅先

生一信「前奉玉屬代購拓本，茲與孫伯恆談及，彼願將所藏奉讓。」埒三星期後，一

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容庚又有一信予傅斯年，催促購孫壯拓片一事進度，垺接著在十

月十八日給傅先生的信，問：

小校經閣金文有意要否？得此一書，可不煩他索矣。（元 74-18，〈容庚致傅斯年
函〉，1936年 10月 18日）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十八卷共三十六冊，一九三五年石印出版，容庚建議史語所購

買的是石印本的祖本，共收約六千多件銅器銘文原拓，是劉體智多年盡心訪求收集的

成果，其恢弘大氣，確如容庚所謂「得此一書，可不煩他索」。書中所收有不少偽

器，頗為學者詬病，但仍是當時最重要的金文拓片匯集。十月二十四日，劉體智給徐

中舒寫信表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印刷本的底本就在手邊，埆十月三十一日由徐中

舒親自到上海劉家面洽。這一筆交易以五千元成交，劉體智並慨然應允將疑偽重複之

拓本附贈。垽第三天徐中舒又去劉體智家中，檢視善齋拓本，徐中舒寫信向傅斯年報

告：

小校經閣拓本均已檢出，共三十六冊，已裱。即印本每本又分上下冊，一切與

印本無二。〈小盂鼎〉係翻羅印玻璃版，其餘重複疑偽之件，亦檢出，似猶未

堲《史語所檔案》元 74-15，〈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年 9月 10日；《史語所檔案》元 74-16，〈容庚致傅斯年

函〉，1936 年 9 月 15 日。容庚後因《金文編》之編輯費用和版稅等問題，與傅斯年不合，導致一九四三年

停發容庚通信研究員聘書一事。

埕 吳式芬（1796-1856），字子苾，山東海豐人，有集結歷代金石的二十卷《攈古錄》，以及考釋之作《攈古錄

金文》問世。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有吳式芬《攈古錄》稿本。汪啟淑（1728-1799），安徽歙縣人，為著名

藏書家，尤酷嗜印章，家藏秦漢宋元明清印數萬鈕，著有《飛鴻堂印譜》、《集古印存》等。

埒《史語所檔案》元 74-16，〈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 年 9 月 15 日。孫伯恆名壯（1879-?），北京大興人，字

伯恆，號雪園，以「讀雪齋」和「澄秋館」為齋名。前清進士，著名書法家、收藏家，曾任商務印書館館

長、河南省博物館館長。

垺《史語所檔案》元 74-17，〈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 年 10 月 6 日。孫壯拓本歸史語所，大約是在此時談

成。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有孫壯藏器拓本《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拓片》、《孫氏雪園藏物》、《北平

孫氏藏古兵拓本》等。

埆《史語所檔案》元 498-6-1，〈劉體智致徐中舒函〉，1936年 10月 24日。

垽《史語所檔案》元 498-6-3，〈徐中舒致董作賓函〉，1936年 10月 31日。



全。匋文專瓦未見，似未取出，劉云此當可即。其中重複之件甚多精拓，連疑

偽總數能否過萬，現無從估計，如即併此所見者計數，五千元實不算貴。（元

498-6-4，〈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2日）

這一筆交易似買賣雙方賓主盡歡，由中央博物院撥付購銅器拓片款國幣五千元，十一

月二日匯出，徐中舒十一月三日取款轉交劉體智，垼這一天傅斯年還指示徐中舒「拓

本仍請設法盡力取得所未見者」。垸劉體智同時將家藏舊裱卷軸百軸左右一併贈送，

其中頗多精品，有〈毛公鼎〉、〈盂鼎〉及其他全形拓片甚多，徐中舒頗感意外驚喜，

寫信給傅斯年及李濟之曰「此五千元如合此諸軸，則是便宜無比矣！」垶

十一月五日徐中舒往善齋將小校經閣金文等拓片裝箱，劉體智的慷慨大方，再一

次讓徐中舒大喜過望，當天向孟真、濟之先生報告：

劉處拓片今日往裝箱，共裝大箱兩箱，尚有磚文拓片及裱本楠木夾板，約可再

裝兩柳藤包。

拓本於小校經閣拓本之外、毛公鼎拓外，又取出大軸數幅，如盂鼎、克鐘，連

其餘約兩百餘，其所自藏甲骨，除一小部分未拓全者外，亦送所一部、 鐘全

形拓片一份、小校經閣印本一部，大約已盡其所有矣。此公好恭維，只要不與

說謊話，真誠接洽，似很大方也。因為時間不夠又東西太多，未能逐一檢閱，

但就所已睹言，已大過吾等所望矣。（元 498-6-8，〈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
1936年 11月 5日）（圖一六）

傅先生在十一月十三日手擬謝函，向劉體智表達感謝之情：

五千區區之數，承以至可寶貴之小校經閣拓本十八冊（各上下冊）見讓，深佩

高情，此外復以百餘軸全形銅器拓本、疑偽重複銅器拓本、瓦當古鑑拓本、尊

藏甲骨拓本等及小校經閣印本一部，惠贈本所，尤感隆誼。如是慨慷，今世所

希，敢不佩荷。此項詳細單，當於檢查後抄送。如核明無誤，即由敝所專函申

謝也。（元 498-6-13，〈傅斯年致劉體智函〉，1936年 11月 13日）（圖一七）

同一天傅斯年給徐中舒的信上提到，善齋「拓片擬由本所留下，正交主管者與蓻風堂

目比核，惟付款期恐須待明年一二月，因各款來源不同也。」垿

看來購買《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的五千元，先由中央博物院付費購買，事後由史

語所再以其他款項支付給中博，並將所有購買及贈送的書籍拓本等，保存於史語所。

一
場
華
麗
的
青
銅
器
轉
手
︵
下
︶

一
九
三
六
年
中
央
博
物
院
購
藏
善
齋
銅
器
始
末

論
衡

88

垼《史語所檔案》元 498-6-4，〈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 年 11 月 2 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5，〈中研院

史語所會計室函徐中舒〉，1936年 11月 2日。

垸《史語所檔案》元 498-6-6，〈李濟、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3日。

垶《史語所檔案》元 498-6-7，〈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3日。

垿《史語所檔案》元 498-6-12，〈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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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六：〈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5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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埇《史語所檔案》元 498-6-22，〈劉體智致李濟、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20日。

埐《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原拓本三十六冊，現藏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另善齋同時附贈之軸裝舊拓，亦收藏於

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編號以「善」字開頭，如善字第一號為石鼓文舊拓軸裝十幅。傅圖還收藏有《善齋金

文拓片餘存》，館藏註記「原係散亂殘叢，蓋劉氏編餘重複疑偽之品，故按小校經閣金文類例編之」，也是

這次收購《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的隨贈品。

從這些往來函件中，可以看出傅先生等幾位學界菁英，為蒐集學術資料用心盡力，事

竟功成，興奮之情躍然紙上。收藏家將珍藏歸公，盡其所有，慷慨大方的氣度也令人

尊敬。傅先生謂「深佩高情」「尤感隆誼」，看似應酬文章，卻也符合實情，並不虛

誇。劉體智也在十一月二十日專函回謝「小校經閣拓本得歸公家寶藏，竊喜物之得

所，乃蒙酬以重值，卻之不恭，受之有所愧」。埇

中日戰爭八年，善齋的拓片跟著史語所的圖書及文物流徙後方，最後遷到臺灣，

目前都珍藏於傅斯年圖書館中。埐保存於檜木櫃裡的拓片原件墨色精良，托裱精細，

紙葉間散發著淡淡的檜木香氣，吾輩後生，在傅斯年圖書館中見到這些珍品，無不心

懷虔敬，感動之情滿溢。

圖一七：〈傅斯年致劉體智函〉，1936年 11月 13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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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前夕的焦慮——善齋所藏，必不能守

一九三六年整個中國在戰爭前夕煙硝密佈中，知識分子的焦慮恐慌，在容庚頌齋

及劉體智善齋器物的批量轉手過程中嶄現無遺。這一年中央博物院在經費有限，左支

右絀的情況下，盡力收購這些精品銅器。其中，購買善齋銅器不僅是院中大事，同時

也是近代公私收藏銅器中最華麗的轉手。

容庚在一九三六年賣出頌齋銅器給中央博物院，交涉過程拖拉太久，至七月間才

完全定讞，十月間容庚給傅先生信上說「善齋所藏，必不能守」，於是極力促成由中

央博物院購藏善齋銅器，信中向中研院介紹善齋的〈小臣 簋〉二器一蓋，可視為容

庚試溫之舉：

弟近購得劉晦之所藏〈師旅小鼎〉，垹曾問其〈小臣 簋〉二器一蓋，埁可否

讓歸中研院？彼言當日購價三千元。以所中以七百元購一蓋推之，其言尚非失

實。未知所有意欲購否？善齋所藏，必不能守，為國家計，當拔其尤而保存

之，今日博物館無可呼籲者，一紙保存古物令，何濟于事？兄能設法否？乞

示复。如無能為力，請商之裘子元兄，將弟款早日撥下，猶可選購一二也。

（元 74-17，〈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年 10月 6日）

對照這一年的九月五日〈容庚致劉體智函 #10〉，也提到「小臣 簋事，已另函達中研

院傅孟真君，得復再奉聞。」夎這些書信往返，如實反映了容庚在收藏家與中研院、

中央博物院之間積極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在十月六日的信裡，容庚一方面試圖遊說傅

斯年，強調劉體智的開價相當公允，他還特別提到「善齋所藏，必不能守」。民國二

十五年，時局動蕩，中日開戰在即，容庚除了出售自己的頌齋銅器給中央博物院之

外，也擔心善齋的收藏將流失海外，希望傅斯年挺身而出，「拔其尤而保存之」，否則

單憑政府的古物保護法，奊無法遏阻國寶流散。娙容庚之憂心忡忡，溢於言表。

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容庚的焦慮表現在頻繁的信件往來中。容氏先是於十月六日

建議傅斯年「為國家計，當拔其尤而保存之」，又恐〈小臣 簋〉出售給中研院的事不

能成，於十月十八日給傅斯年寫信，自動請纓，表示願意代替中研院向劉體智出價：

垹〈師旅小鼎〉即〈師旂鼎〉（《集成》02809），容庚以八百元購自善齋，見〈容庚致劉體智函・九月五日〉#10
（1936）。後歸于省吾，見《容庚北平日記》，1937年 1月 20日。〈師旂鼎〉現藏北京故宮。

埁〈小臣 簋〉（《集成》04238-04239），一蓋原由史語所購買（《集成》04239 蓋），善齋另藏二器一蓋（《集

成》04238蓋和器、04239器），後售予中央博物院，正可配成完整的兩簋。〈小臣 簋〉兩件，器蓋完整，

現藏臺北故宮。

夎〈容庚致劉體智函・九月五日〉#10。根據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史語所檔案》元 74-17，〈容庚致傅斯年

函〉，知容庚致劉體智函 #10也在同一年。

奊 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頒行古物保存法十四條，通令各省嚴禁中外人士任意盜掘買賣古物及私運出洋等。

娙 一九三○年代陸續有寶雞戴家灣盜掘、洛陽金村古墓盜掘及洛陽邙山馬坡盜掘案等，出土文物迅速流散海

外，都是驚動國人的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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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家辦事，但求不慷公家之慨，似不必過于使售主吃虧。弟恐事不能成，故

告以由弟代訂價，請以一千元購 器，如力所能及，仍以全購為宜。如籌

不出來，此亦無法，當大方些，以千二百元購其器可也。（元 74-18，〈容庚致
傅斯年函〉，1936年 10月 18日）（圖一八）

這封信除了介購〈小臣 簋〉兩器一蓋，也一併為中研院溝通購藏《小校經閣金文拓

本》。《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和〈小臣 簋〉正是中研院及中央博物院收購劉體智寶

藏的開端，容庚作為中研院與劉體智之間的溝通橋樑，態度積極，角色鮮明。

徐中舒在一九三六年負責史語所各項事務，甚得傅先生倚重。徐氏與容庚本為多

年舊識，他居間協調容庚收藏的頌齋銅器售歸博物院，順情合理。但在善齋銅器購藏

案之前，徐中舒除了一九三一年去善齋拍照之外，與劉體智有沒有業務上的往來，並

不清楚。從一九三六年的十月開始，徐中舒的身影頻繁出現，代表買家與賣家斡旋，

幹練且活躍。

上文曾提及，容庚詢問中研院是否購買《小校經閣金文拓本》，是在十月十八

日。在接下來的十天內，徐中舒到上海與劉體智見了一次面，娖其後並接到來自劉體

智十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的兩封信函：

敝藏彝器，如有一部份售歸公家保存，實為萬幸，自經一二八後，各器散置，

日內即當檢集，再行列單寄覽。（元 498-6-1，〈劉體智致徐中舒函〉，1936年 10
月 24日）

敝藏彝器凡著于彝器圖錄者，大致已檢集一處。惟執事前開單內，不能齊備，

因移居後另存他處之物，前曾面談，當蒙鑒諒。如貴院已能通過，台駕

滬，自行察看，較為妥便。（元 498-6-2，〈劉體智致徐中舒函〉，1936年 10月 28
日）（圖一九）

善齋對於將寶藏彝器歸給公家十分積極，幾日內就將大部分彝器檢集一處，顯出劉家

急於脫售的心情。「執事前開單」應是指徐中舒代中央博物院庶務處擬定的購器清單

（見本文（上）圖一三），推測可能是在最近的一次見面時，由徐中舒交給劉體智，且

當時已經就清單上「不能齊備」諸器有所討論。

為了這一次規模甚大的收購行動，買賣雙方都十分慎重。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

徐中舒從南京搭乘晚班火車，三十一日晨間抵達上海，在八仙橋青年會住下，稍事休

息後即往劉家。八仙橋青年會在敏體尼蔭路（今西藏南路）123號，劉家小校經閣藏
書樓在新閘路 1321號，八十幾年來原址仍在，門號未變，建物外表雖有整修，但規
模仍舊。（圖二○）

娖《史語所檔案》元 498-6-1，〈劉體智致徐中舒函〉，1936 年 10 月 24 日。信中寫道「閣下日前台从蒞止，款

待多疏」，顯示在二十四日之前幾天，徐中舒曾到上海與劉體智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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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八：〈容庚致傅斯年函〉，1936年 10月 18日（《史語所檔案》元 74-18）

圖一九：〈劉體智致徐中舒函〉，1936年 10月 28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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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八仙橋青年會（上：引自 http://sh.sina.com.cn/news/g/2015-08-24/detail-ifxhcvsc4321339.shtml；
中、下：作者提供）

圖二○.2：小校經閣藏書樓（上：引自李宗焜，〈劉體智與容庚往來函札〉；中、下：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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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齋精粹既去，少購不如多購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發生「一二八」淞滬事變，為避兵禍，劉氏所藏青銅器分存數

地，娭有的器物已經送到海外求售（詳後）。劉氏云所藏銅器大致已歸集一處，又說

所開列的器物清單中有部分彝器不能齊備。當徐中舒十月三十一日到劉家之後，《小

校經閣金文拓本》的交易很快就達成共識，以五千元成交，但青銅器的狀況卻讓徐中

舒難掩失望之情。當天晚上，徐中舒寫了長信給董作賓先生，指出：

劉於弟前開單中有許多重要器，如〈大作祖丁鼎〉及〈陳侯因 〉、〈奇字

鐘〉、〈曶壺蓋〉等，均謂藏在媳婦處不便取。弟當時只好說，博物館要保存有

價值的、多字的，價錢似可不限五萬，件數上亦不必限七十，請儘照原購價開

單，博物館一次購買，數目大不要緊，零星購似不方便云云。彼允可照原購價

再打八折七折，因現銅器行市低落，且存公家，更願幫忙云云。俟明日接洽再

說，大約彼亟欲脫售也。⋯⋯弟意拓片事已成交，銅器價目俟照前單開出，再

攜回京斟酌還價，此時只要彼將所有盡行拿出，勿將精品隱慝，此種企圖似可

以辦到。（元 498-6-3，〈徐中舒致董作賓函〉，1936年 10月 31日）

在劉宅檢視銅器之後，徐中舒也向傅斯年報告了善齋銅器情況：

銅器昨在劉檢閱三四小時，其前開單中有數件重要器如〈夨令 〉，娮云已在

美國，尚未售出，如必需亦可寄回。〈陳侯因 〉，在其兒媳處，因其子病不

便往取，如必需亦可設法。至如〈鴞尊〉、〈象尊〉、〈臣辰卣〉皆精品，均已售

出，其餘價單亦未開出。擬囑其照希白之《善齋彝器圖錄》所收者（除已售者）

皆開一單，再攜回商酌如何？（元 498-6-4，〈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2日）

為了取得劉家的信任，徐中舒在與董作賓的信中建議，購買小校拓片的五千元攸關往

後的銅器交易，催促盡快匯款，以博取劉氏信任。中央博物院迅即於十一月二日匯出

國幣五千元到上海，由徐中舒憑印鑑領取轉交。娕對比中博購買容庚的頌齋銅器，四

千元價款不僅分期且拖欠數月，這筆給善齋的拓片費用，著實迅速，對當時經濟情況

窘迫的中央博物院來說，誠非易事。從其中可以看出中博購買善齋銅器的決心，為取

得劉家的信任，盡出銅器精品毋有隱匿，確實煞費苦心。

這一次大批量的銅器買賣，恐怕是近代數一數二的大宗銅器交易，善齋藏器在此

時已有不少精品散出，又有少數彝器分在各處不便提取，程序該如何進行？如何議

娭 善齋「藏器分置數處」這一點，容庚在《善齋彝器圖錄》的自序裡也有提及，他對民國二十年拍攝的器物

照片不甚滿意，曾經要求重拍，但是以劉氏「彝器分存數地」而作罷。見容庚，《善齋彝器圖錄》，頁 3。
娮 應為〈夨令尊〉之誤。

娕《史語所檔案》元 498-6-5，〈中研院史語所會計室函徐中舒〉，1936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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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徐中舒建議「請儘照原購價開單」「照希白之《善齋彝器

圖錄》所收者（除已售者）皆開一單」，帶回史語所斟酌商議。

劉家在彝器外更進一步推銷銅鏡：「如公家要，亦可格外幫忙」。徐氏在給董作

賓的信裡寫到，劉氏所言，「似全是生意經矣」。不過，他也洞悉劉氏「亟欲脫售」的

心理，因此他認為談判的目標，是使劉氏不再推託，願意在這次交易中取出所有精

品。至於達成這個目標所須付出的代價，就是加大收購量，並連帶洽談劉氏的其他收

藏，如銅鏡、石刻拓片等。

在中央博物院匯款以後，傅先生指示「拓本仍請設法盡力取得所未見者。銅器亦

請其出其盡數所有，價不必以五萬為限。鏡子亦盼接洽。所云寄美云云，恐皆生意經

也。」娏十一月五日，徐中舒到劉宅監督拓本裝箱，拓片共兩大箱，磚文拓片及裱本

等又裝兩柳藤包。劉氏贈送相當慷慨大方，徐中舒大喜過望，向傅斯年、李濟報告，

信中同時提及善齋銅器已開單。娗然而，這張包含約 120器，總價超過十萬的清單，
其中精粹已失，徐中舒心目中的精品僅剩〈曾姬無恤壺〉及〈奇字鐘〉、〈大作祖丁

鼎〉，且善齋要價甚高，徐頗感失望，在十一月九日給容庚去信，請求容庚協助，以

五萬為度，代為選拔器物並詳列公道價目：

劉晦之所藏亟欲脫售，前與孟真、濟之兩公商酌，如少購不如多購，籌畫款項

固同一困難也。孟真對此事極熱心，此次因購《小校經閣拓本》再至滬上，與

劉把握多次，劉極盼所藏能收歸公有，當時曾囑劉照尊撰《善齋吉金圖》開一

原購價單。除已售出者外，業已開來，總價約至十萬以外，器約百廿，而最精

之品如〈沈子它〉已售與華比銀行，〈夨令尊〉已出洋，〈曶壺蓋〉亦未列入，

〈陳侯因 〉云在其兒媳處（其子已有精神病，此兒媳似即吃官司者），不便往

取，〈象尊〉、〈鴞尊〉亦無，其他散出者，兄當已有所聞悉。為公家購物，人

多口雜，況須設法張羅款項，其難可知。傅、李兩公如此熱心，如價錢上不

能公道，恐不能鼓勵其籌款之心。又此諸精粹既去（〈曾姬無恤壺〉及〈奇字

鐘〉、〈大作祖丁鼎〉要為最精之存品矣），再如何選拔，亦是難題。如有五萬

元之款，兄擬選拔其若干器物，能各開一目錄並詳列其公道之價目否？劉藏古

物，兄既主張公家購買，仍盼能多抒高見，始終促成其事，如何？敬候明教。

劉處亟待復函，愈速愈好。《小校經閣拓本》已購好，其未入選之疑偽、重複

諸拓，亦一併由劉指出，價五千，即照劉所索之數。娊（圖二一）

容庚幾乎是收信即刻回應徐中舒。十一月十二日容庚給徐中舒的回信：

娏《史語所檔案》元 498-6-6，〈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3日。

娗《史語所檔案》元 498-6-8，〈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5日。

娊 陳力，〈徐中舒先生遺札十三通箋釋〉，頁 12-14。文中「鶚尊」應為「鴞尊」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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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齋器久已出售，弟聞十二鐘一卣歸于日而一急，〈沈子簋蓋〉歸比而再

急，遂決意購取數器，初得〈師旂鼎〉（前釋師旅誤），繼取〈曾太保盆〉、〈叔

父尊〉、〈侃勺〉二（〈叔 父尊〉後仿退回）。娞使少有錢，〈史獸鼎〉、〈大

鼎〉、〈縣妃簋〉等已為囊中物。

現在弟不知公家究能籌款若干，大約彼方可減至七八扣之譜，先取其精

者廉者，弟先擬為燕大購取六十餘器，已去函美國，款不必能得。兄為辦此

事，須先有若干款把握，方好進行，不然即使對扣能售，公家亦不定能取也。

〈鴞尊〉、〈犧尊〉、〈隹壺爵〉出國更早，弟從他書補入其購入之價，弟有

一部分知道他所開之價，兄可寄來一觀，便知有無浮開。在兄接洽之中，弟斷

不從中抽取，價錢公道不公道，外行人如何得知。弟知晦之實有退讓之心，

兄等猶不能接受，此亦無法了！比如弟以八百元取〈師旂鼎〉，猶以為廉，兄

等觀之，或不值四百元也難說。故弟主張少購，每類抽取一二精品，不要說可

以減讓，即使照他原價，也對得住公家。黃伯川勸于思泊合資購買必可賺錢，

娞《容庚北平日記》，1936 年 11 月 6 日、7 日，頁 479。容庚購買善齋銅器〈曾太保盆〉、〈叔 父尊〉、〈侃

勺〉二（〈叔 父尊〉後仿退還）共價二百元。

圖二一：徐中舒致容庚信函（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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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一批器非價錢公道不公道問題，乃能不能籌款問題。如實不能籌，只得

聽其流轉，而兄等已盡呼號奔走之責矣。

如有五萬之款，大抵精品皆可購得，無俟弟選。兄試還六七扣，不能再

酌加。如可，在弟書之外，似尚有後購之佳器，亦需注意也。（元 498-6-9，〈容
庚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12日）（見本文（上）圖一一）

容庚此信，為傅、徐談判獻策，主要意見在於：先確定有多少預算，其次點出購買原

則是「量少質精」，容庚自願幫忙審核善齋的開價有無浮誇。

在容庚看來，善齋很有誠意，「晦之實有退讓之心，兄等猶不能接受，此亦無法

了！」容氏以北京琉璃廠古董大鱷尊古齋黃濬欲偕于省吾合資購買為例，既然在古

董商看來是有利可圖，博物院應該盡快談妥此事，否則一旦收購不成，便只能「聽其

流轉」。

蓋反正拉賬，只有大舉，惟此情勿告人耳

就在十二日這一天，中央博物院理事會開會。會後第二天，傅斯年寫了備忘給徐

中舒，摘要陳述理事會的討論內容：中央博物院決議收購善齋銅器，經費已經有著

落，前提是〈夨令尊〉必須在交易中，這是此項交易之唯一目的，無法更改。

從這一封傅先生給徐中舒的備忘信件（圖二二），可以看出傅斯年處理事情的氣

勢和姿態，其個人魅力嶄露無遺。首先，這樣一筆必須即時支付的鉅款，在經費困難

的時候要從哪裡支出？在理事會開會之前，傅斯年先跟朱家驊（中研院總幹事）、王

世杰（教育部長）就購藏善齋彝器一事溝通，商議挪用款項的辦法，並在接著開理事

會時，「將此項挪墊款項事議決由朱、王二位負其責任」。其次，「會中群以為〈夨尊〉

應為此事接洽之唯一目的」，但是單就〈夨尊〉一件器的價值很難商量，「故其可能之

辦法為將收入之範圍推廣之，俾款項稍鉅，以資調濟」，也就是多買一些銅器，讓總

金額加大，不會顯出〈夨令尊〉一件價格過於孤高突出。這一點也獲得會中大家同意

了。然後傅先生對徐中舒說，「會中決定，未為辦事人留較大之伸縮地步，而〈夨尊〉

一件之必在內，又完全說得無法更改」，這意思是購入〈夨令尊〉（圖二三）雖有高難

度，但沒有伸縮餘地，一定得辦成。

在此一信中，傅先生並對劉體智大釋善意，將為善齋售予中博後的其餘銅器推介

給中英庚款會，請其收買（「有此組織，不久開會，弟等在內，可介紹也」）；又說若

善齋給出藏書目錄，可以推介給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或北平圖書館。這兩項利多，當然

是給足徐中舒談判的籌碼，加速談判順利進行。娳

娳《史語所檔案》元 498-6-12，〈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13日。〈夨尊〉也稱〈夨令尊〉，皆指同一

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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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傅先生以李濟和傅斯年的名義，給劉體智寫

了正式謝函，除了感謝善齋出讓小校經閣拓本及贈送多種

拓片外，提到「尊臧銅器讓予中央博物院一事，昨日開理

事會，幸得一決議，以〈夨令尊〉為主，同時銅器數十件

亦一併列入。數日奔走，得此效果，即敢再煩中舒先生一

行，商量一切」。孬（見圖一七）

理事會通過的內容，雖然教育部長王世杰在座且同

意，但在程序上還是得由教育部認可。理事會開會後半個

月，十一月二十八日，呈請教育部核可的公函才由傅先生

代中央博物院擬定，文稿抄件存於傅檔中，正式的簽呈當

已送教育部。內容如下：

為呈請鑒核事，查近年出土之殷周彝器，大部份流

落國外，其數量之大，殊堪驚異。國家寶器，器失

之于異域，文化之損失至足痛惜。至于國內之收藏

家，尚持有不少此項器物。不幸出國之事，有加無

已，如不早為設法，恐並此孑遺亦復不存。既與職

孬《史語所檔案》元 498-6-13，〈傅斯年致劉體智函〉，1936年 11月 13日。

圖二二：〈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13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12）

圖二三.1：〈夨令尊〉銘文拓片

（劉體智贈送，現藏傅斯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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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2：〈夨令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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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將來之事業有所不便，尤為國家之大損失。職處前以購入劉體智所藏小校經

閣彝器拓本之故，得見劉氏所藏三代彝器，洋洋大觀，其中寶器不少。遂于本

院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時提出，由出席理事全體同意，作下列之決議：

設法與劉氏接洽，以得其精華，價值廉允為原則，夨令尊必自美取回列

入。

如有成議，暫由本院建築費項下墊付，以六萬為限，呈請  教育部設法

增加本院設備費，以期於建築工程完成前歸還。

理合送呈

鑒核，以資進行。謹呈

教育部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宧

文稿後並沒有署名，正式發出時應該是由中央博物院院長李濟先生署名。

理事會確立了以〈夨令尊〉為主的談判方針後，在傅斯年的授意下，徐中舒請劉

追回〈夨令尊〉，並勸其在六萬元的框架內盡可能多加入銅器，也同時洽談銅鏡、石

刻、兵器。劉體智立刻有了善意的回應。徐中舒在十六日晚間寫信向傅孟真和李濟之

報告：「劉以〈夨令尊〉既為我方指名要索之件，已允電美方索回，惟須半月或一月始

能決定，不能說十分有把握（彼云只能說七八分，因在別人手中，且有約在先也）。

現他事恐無從接洽，擬明日再去一次，即引道返矣。如須留滬接洽，祈即函示或電示

為感。」宭

傅斯年收到此信後立即回電報「待弟信到後再返。年。」宬這一天，傅先生除

了打電報給徐中舒之外，還寫了長信給徐中舒，內含致劉體智的信。給徐的信上除了

感謝徐中舒奔走有成之外，還面授機宜教他談判技巧：

中舒吾兄：惠書敬悉。大費氣力，感之！此事恐目前只好如此，惟盼兄于臨行

之前再告以依開會決議，必有〈令尊〉在內，至于其他物件，弟等可以多多加

入，俾全數可觀，而使善齋上算。以後各件均分別進行，決不食言。若此器不

在內，則弟等不能進行大批收銅器，且以後不易說話也。此亦實情也。〈王孫

鐘〉等，即照兄意，寫信去。尃弟覺反正少買多買無大關係，六萬之數，亦

不必限制，蓋反正拉賬，只有大舉，惟此情勿告人耳。屖

宧《史語所檔案》元 498-6-32，〈代博物院擬呈教育部〉，1936年 11月 28日。

宭《史語所檔案》元 498-6-14，〈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16日。

宬《史語所檔案》元 498-6-15，〈傅斯年電徐中舒〉，1936年 11月 17日。

尃《史語所檔案》元 498-6-14，〈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16日。信中提到正聯繫洽購程齡孫

所藏〈王孫鐘〉、〈子禾子釜〉和〈陳猷釜〉。

屖《史語所檔案》元 498-6-16，〈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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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先生眼中，反正已經要借錢了，就多借一些也無妨，不必局限於六萬，這正是債

多不愁！！在給徐中舒的信中還附了給劉體智的信：

晦之先生左右：

頃奉中舒先生函，敬悉先生已電美國索回〈令尊〉，感佩之至！此事在先

生雖有為難之處，在弟等則以上次理事會決定，無可變動。弟等雅不願先生過

分吃虧，故奉贊此事之法，在乎將收入之數目增加，使全數價格較有可觀，而

〈令尊〉在內，得其調濟矣。區區之意，尚希鑒察，以觀厥成，至幸。

至於銅鏡等，雖如中舒先生所說數加一二千元，亦無妨事，其他銅器亦

不敢請先生過有所損，但望〈令尊〉在內，則此一大舉，可以有成。其他各

事，弟等必分項代為接洽，亦均有不小把握，可以保證者也。

弟等服務公家，惟一志願，為國內好器精品，盡為國有，歷年奔走，頗

有所成。先生必引為同志也。專此，敬頌

道安　　　　　　　　　　　　　　　     弟 傅斯年謹啟

廿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屔

傅斯年除了感謝善齋索回〈夨令尊〉，重申博物院決議，也暗示在銅器收購部分，善

齋的妥協、配合，將在銅鏡或其他類目收購中得到補償，並允諾為其接洽其他收藏出

售。

百件充實，不求多贈

為了緊盯善齋務必要回〈夨令尊〉，十七日上午，徐中舒再訪善齋，劉體智再次

說明〈夨令尊〉的狀況，當天徐中舒寫信向傅斯年報告：

〈夨令尊〉已拍電去（大約劉有一子在紐約，命其前往交涉），如未賣去，必為

保留，據現在所知大約尚未賣去；惟仍僅能說有八九成在，因路途遠，不敢說

必在也。大約係實情，觀其談吐甚爽快，決不會造作如此一篇假話也。彼又謂

所開之單仍有精品未列入，大約係指虎頭角（或係索四千嫌太貴圈去者）及少

字色澤較好之簋、鬲等。彼意如公家事，什麼都好商量，將來如此一部分既由

公家購去，其餘彼亦不願保存，其意大約亦可捐出。峬（元 498-6-19，〈徐中舒

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17日）

屔《史語所檔案》元 498-6-17，〈傅斯年致劉體智函〉，1936年 11月 17日。

峬〈虎頭角〉一器，徐中舒以為是劉體智所開單中標價四千元，被傅先生批太貴不要的〈遽從角〉，這個理解

可能有誤。信中劉體智已說明此〈虎頭角〉是未列在前開單中的精品，應該是指〈亞醜父丙角〉才是。劉體

智對此器評價極高。徐中舒在書信中又稱〈馬頭匜〉（元 498-6-25）、又稱〈亞角〉（元 498-6-43），皆指同一

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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峿《史語所檔案》元 498-6-8，〈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5日。

峮《史語所檔案》元 498-6-24，〈傅斯年、李濟致劉體智函〉，1936年 11月 26日。

峱《史語所檔案》元 498-6-21，〈美國來電一件〉，1936年 11月 25日。

峷《史語所檔案》元 498-6-26，〈徐中舒電傅斯年〉，1936年 11月 26日發，27日收到。

關於〈夨令尊〉，傅先生原以為出洋之說是生意經，徐中舒此時則認為劉體智是爽快

人，所說應是實情，不至於做假。然而，傅斯年十七日給劉體智的信，充滿溫情喊

話，「國內好器精品盡為國有」「先生必引為同志」云云，這些善意、安撫的語言並沒

有發揮太大的作用，傅在信中特別重視〈夨令尊〉，反而讓劉體智心生反覆。在十八

日徐中舒寫給傅先生的信上，說道：

午後二時持兄函往晤劉，以尊函特殊注意令尊，故劉之談話又顯出市儈態度，

謂當如其賣價償付（劉單獨談此一件），弟嘗謂此意可代轉達，惟據私人意

見，恐公家無能力量，最好俟一二日與敝所長當面一談，免得意見轉述不便，

或相差過遠，無從進行。劉隨即轉灣，弟請其假定令尊能取回，彼謂其他件可

少算些，此件亦可再打折扣，如公家已有六萬，拓本作完全贈與，鏡子不談亦

相差不遠。⋯⋯兄至滬後與劉酬酢一次，不必作具體談話，只要說當時會議困

難情形及會議席規定如此云，我等執行議案，殊無多少伸縮餘地，（兄須作肯

定談話六萬不能再增東西少有出入，亦不能大差）。如此則弟之接洽較易。如

此次鏡子增價，似引起彼更作進一步要求矣，一切俟見面再談。（元 498-6-
20，〈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18日）（圖二四）

根據徐中舒十一月五日（元 498-6-8）給傅先生的信，轉述劉體智的話，說〈夨令尊〉
在美國，如果年內賣出，對方將付給善齋美金一萬兩千元，「彼謂此器如要，可取

回。惟既已賣出，亦不願貶價。」峿善齋對於〈夨令尊〉的珍貴價值當然是清楚的，

此番見到中博諸公對這件器物的重視，於是頗生惜售之心。尤其是要將之包裹在一批

其他價值遠不及的器物中一起出讓，劉氏心中之躊躇不捨，可以理解。但談判到這個

時候了，中央博物院千辛萬苦的挪用大筆經費，公家已經竭盡所能。此時提出要單獨

交易〈夨令尊〉，當如其賣價償付，亦即要求單獨償付〈夨令尊〉的費用美金一萬兩千

元，這樁交易的談判豈不是就要破局？善齋的猶豫反覆，大概徐中舒也顯得不耐煩

了。

幾經傅、徐的折衝樽俎，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傅斯年、李濟發函承諾六萬元以

外，又以一萬元購其兵器、度量衡，由史語所支出，「此為弟等能力中之最大範圍，

如荷玉成，公私極感」。峮這已經是公家的最大能力了。接著劉體智出示電報，說明

〈夨令尊〉已從紐約起運，將於十二月十二日到達溫哥華。峱這說明〈夨令尊〉已經

確實在回國的途中了。劉氏看完傅先生信之後，大概也明白傅先生已竭盡洪荒之力，

單獨談美金一萬兩千元的〈夨令尊〉完全沒有可能，於是很快地表示「全部接受，先

付半數，餘〈令器〉到付」。峷



一
場
華
麗
的
青
銅
器
轉
手
︵
下
︶

一
九
三
六
年
中
央
博
物
院
購
藏
善
齋
銅
器
始
末

論
衡

104

一切似乎圓滿。這些日子，徐中舒與南京的傅斯年電郵往來，指派張政烺帶兩位

考古組有經驗的同事赴上海，協助清點包裝。理事會等相關人士均表同意，即將撥款

等。傅先生還手書一信由徐中舒轉交劉體智，「接中舒兄書，知區區之意，慨承允諾，

不特弟等佩欽無似，即熱心中央博物院諸同人亦感謝彌深，款即撥寄。」崀（圖二五）

徐中舒在這一段時間頻繁進出劉宅，原擬單中善齋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器物，另以

他器替換，例如以〈馬頭匜〉峹替代〈陳侯因 〉，劉氏認為價值相當；又善齋似對

四件兵器有惜售之心，帩建議以鐵琴替代等，整個協商過程相當瑣碎。挑選原擬購單

以外的 50件銅器，以求充實這次銅器交易的總量，使總數達到百件也不容易。此外劉
體智還大方的表示：銅器小件可多送，即再湊足百件亦可；選生坑及單上未列之種類

多送，使將來陳列起來好看些。帨

關於善齋樂意再額外贈送銅器一事，在買方來說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徐中舒

和傅斯年都是銅器專家，頭腦清楚，很快的就定下「百件充實，不求多贈」的原則。

傅先生認為，既是贈送，自必以爵、觚充數，這就沒甚麼意思，不如在選件時仔細斟

酌，「不必專重文字，樣式似亦重要」。庨至於鐵琴，「無謂之至，雖送亦可不要，吾輩

非此等雅人也」，「至限于新坑一說，弟覺舊坑中著錄者，價值不差，或不必限以新坑

也」。庮

傅先生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寫信給徐中舒，認為整個收購善齋彝器能圓滿，都是徐

的功勞。對於劉體智的慷慨，傅斯年大為讚賞：

平情而論，劉是痛快人，其痛快之程度，遠在弟所遇一切收藏家之上。此一批

貨，如零碎買，決在十萬之上。此雖不良時候，然彼之能看得開，總算難得。

蓋權度是其精華，句兵又是兵器中之精華。鏡子大有佳品，彼專留年號，無謂

也。如此總算對得起公家矣。（元 498-6-33，〈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28日）

同一天，傅先生約集理事會、建築會在京諸公吃飯，討論此事。

到者為朱先生、王部長、詠霓、志希、沐波、道藩、儆寰諸公，庪大家皆表同

意。下午將支票三萬五千送去簽字（須有翁、張、李三位簽字），張以印鑑不在

崀《史語所檔案》元 498-6-30，〈傅斯年、李濟函徐中舒轉劉晦之〉，1936年 11月 28日。

峹〈馬頭匜〉即〈亞醜父丙角〉（《集成》08882），因上有蓋似獸頭，較為罕見。

帩 四件兵器指〈鳥戈〉、〈永用戈〉、〈奇字劍〉、〈自作用劍〉。

帨《史語所檔案》元 498-6-25，〈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 年 11 月 27 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31，
〈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28日。

庨《史語所檔案》元 498-6-33，〈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 年 11 月 28 日。

庮《史語所檔案》元 498-6-35，〈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 年 11 月 29 日。新坑（生坑）指出土不久的器物，

與生坑相對的是舊坑，指出土較久的器物。

庪 朱先生（家驊）、王部長（世杰）、詠霓（翁文灝）、志希（羅家倫）、沐波（傅汝霖）、（張）道藩、儆寰（雷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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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五：〈傅斯年、李濟函徐中舒轉劉晦之〉，

1936年 11月 28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30）

圖二四：〈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18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20）

圖二四.1

圖二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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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邊，而明日又為星期〔日〕，故至早須星期日上午簽好，款則於下午或星期

二晨匯出也。此事手續，本不簡單，今已求其最速矣。（教部核定事，後來補

上，此本不合手續，幸王公在座耳。）（元 498-6-33，〈傅斯年致徐中舒函〉，
1936年 11月 28日）

果國破家亡，效梁元帝可耳

這段時間徐中舒必定是極其忙碌的。除了每日到善齋選定銅器，隨時電報向在南

京北極閣史語所的傅先生報告外，還要去訂做木箱、鐵箱，同時也就器物裝箱完成後

如何處理請示傅先生：

此次裝箱是否尚須久存、或展轉移徙、或暫存上海，均希先有計劃，以免裝箱

工作或過於草率或太精細。（元 498-6-31，〈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1月 28日）

傅先生的回答簡約清楚，顯然已經深思熟慮：

瓦器久存，餘到京開。（元 498-6-34，〈傅斯年電徐中舒〉，1936年 11月 29日）

陶器不預備拆箱，其他則須到此後陳列一下。然最難裝者瓦器也。瓦器中特精

之品，似亦可在此陳列給理事諸公一看，然如太費事即不需也。上海恐無可存

之處，似可于運京後逕送入故宮之庫。果國破家亡，效梁元帝可耳。（元 498-
6-35，〈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29日）（圖二六）

「果國破家亡，效梁元帝可耳」，此語何其沉重！傅先生大概有感於時局之艱難，感歎

戰爭將起，前途未卜，若真的國破家亡，只有仿效梁元帝，一把火燒掉。這慷慨激昂

的情緒，真是傅先生的本色！

住在八仙橋青年會宿舍的徐中舒終於累出病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徐中舒因喉痛不

適，在旅館休息。傅先生回信說：「兄于旅館中，似可多多看《善齋吉金錄》。然後于

所謂送件之選擇，必有補也。」二十九日也關心徐中舒病況，建議以藥水漱口，也許

會發燒。接著說：「又，《善齋吉金錄》禮器中下列各件，弟覺有意思，未知在兄單或

贈中否？」庬

傅先生與徐中舒的電報、長信一日數個來回，還要邀集相關在京諸公吃飯；替中

博擬定送教育部簽呈，讓「挪用公款」程序完備；還要請款簽字匯款，竟然還能擠出

時間來，閱讀《善齋吉金錄》挑出他心目中的重要器物，列單作為徐中舒挑件時的參

考。說傅先生效率奇高，精力過人，實在不為過。

庬《史語所檔案》元 498-6-33，〈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 年 11 月 28 日；元 498-6-35，〈傅斯年致徐中舒

函〉，1936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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弳 釋文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第二

卷，頁 756-758。

圖二六：〈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29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35）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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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只好如此

徐中舒病著卻仍忙碌著。二十九日在劉府選件，選出頗多精品，甚為高興。下午

接了張政烺及王文林，又去劉家選件，說好除原單已選者外，其餘外客廳任選五十

件。三十日去裝箱，拓片先裝好四箱。銅器部分，劉又有變卦，原單 50件已有 46
件，而原單外所選的 50件中又提去 20件左右，都是大器鼎、彝之類。劉認為中博所
選鼎類已多，剩下的全數爵杯，似不甚相宜。弰劉與徐在選件上意見不合處，劉也不

全退讓，堂屋中早選好二十多件觶、觚、爵

器，以補足總共百件之數。徐中舒只得打算第

二天再交涉，希望能換回較精者數件，其餘就

由小件湊滿百件之數，就不再爭了。大約此

時，傅先生寫了「最後條件」一紙：（圖二七）

最後條件

一、最後一單上之五十件　〈令尊〉在

內，外選二十件（由劉選，但選擇時徐

得參意見）俾符原談七十件之數。

二、度量衡全部，外加四、五件兵器，

亦即原單者。

三、拓本、瓦器、年號鏡子以外之鏡子

全送。（元 498-6-40，〈最後條件〉，日期
不詳）

善齋所藏不少較有價值的彝器，或傅先生指定要的銅器，有的器物已售出，有的說在

其長子處不便提取，有的似乎被刻意隱匿，真正能被同意選入單中的精品，只是善齋

所藏的一部分。十一月三十日，徐中舒向傅斯年報告結果，並附上當天已選好裝箱的

82件器目單。彧後來，劉體智又陸續挑選「十爵八觶」，恝以湊足百件之數。儘管部
分彝器不完全符合所願，但這一次購買善齋銅器，內容之精彩豐富，已經是足夠耀眼

的了。

傅先生在看到徐中舒三十日的來信，知道劉體智又抽回大器二十件，頗為失落，

他說原先看信十分高興，後看到又取回二十件，未免掃興，傳電報要徐中舒對「已選

出又收回各件，乞再斟酌」，恚但心中已然覺得這些都是節外生枝，觚爵對博物館實

弰《史語所檔案》元 498-6-43，〈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30日。

彧《史語所檔案》元 498-6-43，〈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1月 30日。

恝《史語所檔案》元 498-6-44，〈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2月 1日。

恚《史語所檔案》元 498-6-39，〈傅斯年電徐中舒〉，1936年 12月 1日。

圖二七：〈最後條件〉（《史語所檔案》元 498-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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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太大用處。最後善齋對於徐中舒建議的再交換幾件，表示不願意。傅先生得知後慨

嘆「既如此，只好如此。其實此皆節外文章，只是掃興耳」。恧

這樣的拉鋸選件，想必是辛苦的。徐中舒之竭盡心力，實為此次購買善齋銅器之

大功臣。徐中舒、張政烺一方面監看銅器裝箱，一面要申請封條、通行護照、聯絡車

輛運送等等，十分費力。十二月四日，全部裝箱完畢，共銅器四箱，陶瓦十一二箱，

拓片五箱，全部運回南京。恁十二月五日，劉體智寫了一封信給傅斯年及李濟先生：

敝藏彝器，過蒙厚愛，購歸國有，區區贈物，不過聊表微忱，重荷齒芬，益增

愧汗。現在諸件，均已裝箱運京。他日博物院中，得與貴院其他珍貴之物一屋

陳列，使四方好古之士，得資研究。嘉惠士林，至匪淺鮮。在先生為國宣勞，

而弟亦得與有榮施，曷勝榮幸之至。（元 498-6-46，〈劉體智致傅斯年、李濟函〉，
1936年 12月 5日）（圖二八）

翌年一月，〈夨令尊〉搭著加拿大皇后號回到上海，由裘子元先生親自到上海領收。悢

中央博物院向善齋收購銅器的事件，圓滿告一段落。

恧《史語所檔案》元 498-6-42，〈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2月 1日。

恁《史語所檔案》元 498-6-45，〈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2月 3日。

悢《史語所檔案》元 498-6-49，〈劉體智致傅斯年函〉，1937年 1月 12日。

圖二八：〈劉體智致傅斯年、李濟函〉，1936年 12月 5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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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的品味——貴精不貴多

容庚對劉體智說，「博物館收藏，貴多而不貴精」，這句話用在一般博物館可能合

適，但用來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收購行動，就不一定切合實際了。由傅斯年主持操

作的收購，從整個過程看，似乎也以「貴多」為主軸，傅先生雖屢次說「百件充實，

不求多贈」，又說「件既多送，自必以爵、觚充數」，沒有必要。但是在往返信件上，

還是指示徐中舒趁機多要，對於善齋「以如許多之品物相贈，博物院自極為欣感」，

劉體智的大送特送，讓傅先生從「生意人」改觀，大讚其「豪爽之至」。由此看來，

傅先生還是以多得為喜，不完全只重精品。

然而菁英的操作，與一般博物館、收藏家或估人，境界眼光畢竟不同。從一開始

進行這樁收購行動，幾乎就是鎖定在精品上。善齋藏器已經放洋出售的〈亞 鴞

尊〉、悈〈遽父己象尊〉（圖二九）、悀〈隹壺爵〉、悒〈臣辰卣〉，悁前三者以器形獨特

而著名，後者出土自洛陽邙山馬坡，有重要銘文。徐中舒對這些器物之散去感到扼

腕。又如〈夨令尊〉已出洋而未賣，〈大作祖丁鼎〉、悝〈奇字鐘〉（圖三○）、悃〈曶壺

蓋〉（圖三一）、悕〈陳侯因 〉悛等，都說在其媳婦處不便取出，這讓徐中舒大失

所望，在他的心中，這些「精萃既去」，還有甚麼可選的呢？經後來協商，劉體智的

報價單裡，出現〈大作祖丁鼎〉一對五千元、〈奇字鐘〉一件一萬兩千元，另外還有傅

先生畫三圈表示必有的〈曾姬無恤壺〉一對五千元；〈 簋〉四千五百元；〈 士尊〉

標價五千元，傅先生圈了兩圈表示應有，卻又註明「太貴不要」；〈曶壺蓋〉不在價目

單中，但傅斯年特別指定要有。悗以上這些器物都因銘文而重要，最後都入選在 82
件的收購清單上，成為中央博物院的藏品。

至於〈陳侯因 〉不在單內價目表中，善齋曾建議以〈馬頭匜〉替換，認為價

值與〈陳侯因 〉相當，徐中舒頗有遲疑，畢竟〈陳侯因 〉有長篇重要銘文，

而所謂〈馬頭匜〉其實是〈亞醜父丙角〉（《集成》08882）（圖三二），銘文並不特別重

悈〈亞 鴞尊〉（《集成》05565），現藏美國華盛頓弗里爾與薩克勒藝術博物館。

悀〈遽父己象尊〉（《集成》05645），現藏德國某氏。

悒〈長隹壺爵〉（《集成》08817），現藏美國耶魯大學藝術陳列館。

悁〈士上卣〉舊名〈臣辰卣〉（《集成》05421），現藏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

悝〈作冊大方鼎〉舊名〈大作祖丁鼎〉（《集成》02759-02760），銘文敘述作冊大受到太保賞賜白馬，作器祭祀祖

丁。器主大為〈夨令尊〉、〈夨令方彝〉器主的子輩。三器皆一九二九年出自洛陽邙山。

悃〈奇字鐘〉（《集成》00155）或稱〈能原鎛〉，光緒年間，江西臨江縣出土。有鳥蟲書長銘約 60字，內容銘文

殘泐難釋，推測為越國器。

悕〈曶壺蓋〉（《集成》09728）有長銘 100字又重文 2，內容敘述作器者曶受到周王之賞賜，對冊命的過程有完

整的敘述。

悛〈陳侯因 〉（《集成》04649），不知現藏何處。銘文中有「高祖黃帝」一詞，為學者所重視。徐中舒有〈陳

侯四器考釋〉，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1933）：479-506。對〈陳侯因 〉詳細考釋，

指出「黃帝之傳說見於記載之可考者，當以〈陳侯因 〉所載為最早」。

悗《史語所檔案》元 498-6-10，〈善齋開列器物定價單參紙〉，第一頁右上角有傅先生硬筆書寫「曶壺蓋」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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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圖二九：〈遽父己象尊〉全形拓

（劉體智贈送，現藏傅斯年圖書館）

圖三○：〈能原鎛〉全形拓

（劉體智贈送，現藏傅斯年圖書館）

圖三一：〈曶壺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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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是前流後尾，似爵而無柱，上

有獸首蓋，形體紋飾確實比較奇特。

在收購過程中，〈陳侯因 〉自始至

終未見，而〈亞醜父丙角〉則進了中

博購藏清單中。悇

傅先生著意要的四件兵器〈鳥戈〉

〈永用戈〉〈自作用劍〉〈奇字劍〉，原

都不在劉體智的標價清單中。其中

〈永用戈〉為〈蔡侯產之用戈〉（《新

收》1677）（圖三三），錯金鳥蟲書；
〈自作用劍〉為〈越王州勾劍〉（《集

成》11627）鳥蟲書；〈奇字劍〉（《集
成》11656）銘文錯金銀絲，器主可能
是越王者旨氏之成員；悜鳥戈無銘，

戈身斷裂，因戈柄上有鳥頭為飾，較

為稀有。認識以上四件兵器的特色，

就能了解何以傅先生多次堅持這四件

兵器非要不可，同時劉體智的惜售心

情也就明白了。劉自認為鐵琴價值較

高，願以取代這四件兵器，悎但在傅

先生眼裡，「鐵琴無謂之至，雖送亦

可不要。吾輩非此等雅人也。」戙

前述的這些器物幾乎都是善齋收

藏中的精品。而這整樁交易中，最重

要的主角，則是受眾人矚目的〈夨令

尊〉，這是董事會決議要的，「會中群

以為〈夨尊〉應為此事接洽之唯一目

的」。然而此器已赴重洋，必須取回，此為一難，劉家要價一萬兩千美金，這樣的天

價，如何說服眾人？又是一難。因此才有「收入之範圍推廣之，俾款項稍鉅，以資調

悇 帶蓋的角比不帶蓋的略少見，但也不是太罕見。善齋器單上有一對〈遽從角〉（《集成》08307-08308）要價

四千，傅先生標示「不要太貴」。其中一件〈遽從角〉（《集成》08307）後來到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悜 善齋藏奇字劍兩柄，《史語所檔案》元 498-6-38，傅先生手書「奇字劍有二，短者佳，乞務得之。大者差

多。」短者（《古兵錄》下 9，《集成》11656）銘文錯金，為傅先生指定要收者，現藏臺北故宮；較長者（《古

兵錄》下 10，《集成》11618）傅先生以為差多，不要，後入藏上海博物館。這兩件兵器的器主可能是越王

不光之子。參考董珊，《吳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 72。
悎《史語所檔案》元 498-6-25，〈徐中舒致傅斯年、李濟函〉。

戙《史語所檔案》元 498-6-35，〈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 年 11 月 29 日。

圖三二：〈亞醜父丙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三：〈蔡侯產之用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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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讓收購的件數增加，以資調濟，這個做法得到董事會一致贊成。買賣雙方都有誠

意，最後終於完成交易。

一九二九年洛陽洛陽市邙山馬坡的大規模盜掘，出土〈夨令尊〉（《集成》06016）、
〈夨令方彝〉（《集成》09901）、〈夨令簋〉一對（《集成》04300-04301）、〈作冊大方鼎〉
四件（《集成》02758-02761），這個家族以「 冊」為徽幟。〈作冊夨令尊〉和方彝是配

套使用的酒器組合，兩器銘文相同，長達 186字，描述周王命令周公（一說周公之子）
協助掌理國務內外，器主作冊夨擔任作冊職官，代理布達周王命令，並參與各項祭

典，受到公的豐厚賞賜，於是作器祭祀父丁。〈作冊大方鼎〉的器主「作冊大」受王賞

賜白馬，作器祭祀祖丁。「作冊大」是「作冊夨令」的下一輩，兩代人都擔任作冊一

職。出土後〈夨令方彝〉和〈夨令簋〉很快就流散到海外，扆善齋保存有〈夨令尊〉及

〈作冊大方鼎〉方鼎兩件。由於這一器群的銘文涉及西周早期歷史，具有重要價值，傅

斯年無論如何在這次的收購行動中，不計成本要買下〈夨令尊〉，將此器收歸國有。

究竟一萬兩千美金在一九三六年是怎樣的概念，讓傅斯年必須大量收購以為調

濟，以免〈夨令尊〉太過凸顯？據載，當年的國際金價，每盎司 35美元，一萬兩千美
金大約可以買到 343盎司的黃金。若以二○一九年黃金平均價約每盎司 1500美元計
算，343盎司黃金合美金 51萬 4500美元。比較起當今的銅器拍賣價格，動則數百萬
千萬，51萬 4500美元買到〈夨令尊〉，那真是太便宜了。

根據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大公報》記載，當時匯價平穩，每一百元折合美金三

十元。一萬兩千美金折合國幣四萬元。這次交易最後是以七萬元成交，買下 107件銅
器，其中〈夨令尊〉一件的價值已超過其他 106件的總和。當然所謂「調濟」就是包裹
計算，不是單一器物計價，但不論如何，〈夨令尊〉都是此次購買善齋銅器中的巨星無

疑。

那七萬元又是怎樣的概念？以下我們提供幾個數字：

一九三六年上海的男性木作、泥作工人，每天平均工資 0.6元（不供膳），一般男
性工人平均月薪約在 20-35元，女性約 15-25元。一般工人小家庭一個月平均支出約在
25-40元之間。七萬元大約是上海男性木工、泥水工 360年的工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研院研究所職員薪給，專任研究員 300-500元，專任副研究
員 200-360元，助理員 60-240元，事務員 50-180元，研究生 30元。拲七萬元大約是
專任研究員徐中舒 15年的薪資，是圖書管理員張政烺 58年的薪資，是剛畢業不久的
助理員高去尋 73年的薪資。挐

扆〈夨令方彝〉現藏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夨令簋〉現藏法國基美美術館。

拲《史語所檔案》元 533-12b，〈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職員薪給分等表〉，1936年 11月 19日。

挐《史語所檔案》元 127-8，〈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六年度擬聘職員及加薪表〉，1937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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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約莫在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傅斯年向徐中舒指示談判的最後條件，亦即在

選單以外多送 20件，以求總數可觀。劉氏對此一口答應，傅斯年在二十八日給徐中
舒的回信，對劉氏大為讚賞：「善齋大送特送，總算豪爽之至」，捖又說：「劉是痛快

人，其痛快之程度，遠在弟所遇一切收藏家之上。」為報答劉氏盛情，傅斯年隨即授

意徐中舒和劉體智晤談時，介紹葉恭綽主持的中英庚款會下轄古物保存會，希望由該

會接手中博購買之後剩餘的善齋收藏。挬

值得玩味的是，劉體智在談判過程中雖然時有反覆，如首次聽聞博物院將為他介

紹葉恭綽，即生異心。捄等到十一月三十日，徐中舒在劉宅挑選銅器時，劉氏卻又說

願將剩餘銅器全部寄存公家，甚至說：「如公家要，可先取存，款分期續付，均無不

可。」捅這透露了劉體智的實際心思，比起陌生的葉恭綽，「無講價之態」的傅、徐

等人更容易說話，並且能夠盡快脫售。

為了剩餘器物的出脫，劉體智也請容庚設法遊說傅斯年等，在十二月十九日，容

庚即有一信予徐中舒，一方面稱許中央博物院這次收購案相當划算，一方面，也提到

後續的收購：

其餘各器燕京固無力收購，即有力亦願取此下駟。晦之來信仍欲以全部歸公，

可以分期分款。兄等何不賈其餘勇，使成全璧？（元 498-6-47，〈容庚致徐中舒
函〉，1936年 12月 19日）

翌年（1937）的一月份，〈夨令尊〉已運送回國，移交予中央博物院。善齋寫信給傅斯
年，推銷其剩餘收藏：

弟收集古物至今卅餘年，其間歷次遷移，至感累贅，早有脫手之意。終以聚集

匪易，更無有能保之者，致遲遲未果。茲承諸公不棄，購歸公有，公誼私情，

心感不盡，感不竭誠以告？

現在所餘之物，共分七部：一、彝器之部，尚存二百餘件，作價二萬五千元，

其中僅大忽雷一件，外國博物館曾出價三千美金，而黃伯川末次選購之五十餘

件，當時曾付價一萬四千元，亦在其內。（元 498-6-49，〈劉體智致傅斯年函〉，
1937年 1月 12日）

捖《史語所檔案》元 498-6-33，〈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28日。

挬《史語所檔案》元 498-6-33，〈傅斯年致徐中舒函〉，1936年 11月 28日。

捄《史語所檔案》元 498-6-20，〈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 年 11 月 18 日。信中徐中舒向傅斯年報告：「總

之，劉並不難說話，此次介紹買書及介紹葉譽虎購其餘器之說，或引起彼之希冀（介葉買銅器事似與現購

彼器不利，因彼尚欲留多少好東西做下次買賣也。）以後不必多提。」

捅《史語所檔案》元 498-6-44，〈徐中舒致傅斯年函〉，1936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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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甲骨、古鏡、兵器、錢幣、符牌等，至於車器、任器、梵像三類均坿于其

中，不再計價，合共為七萬元。

鄙意急於脫貨，而求財尚在其次，如蒙俯允，即分期付值，均無不可，而鄙

處即可將以上各件暫存貴院。衰朽之年，省事省心為不少矣⋯⋯（元 498-6-
49，〈劉體智致傅斯年函〉，1937年 1月 12日）

藉由劉氏所謂「敢不竭誠以告」，並詳細開列餘下收藏類目、價格。透過這封信，可

以看到劉體智的真實心境，「急於脫貨」而非求財，因此全數收藏願低價求售，甚至

重申願意先讓器物暫存博物院，日後分期繳款。

對於劉體智的盛情雅意，傅斯年旋即在一月十五日回函給劉體智，說明「當與主

管方面詳細接洽後，再行奉告」。挶這樣的回答可能讓劉體智覺得中博購買的希望不

大，於是向容庚寫信。容庚在一月三十日給劉體智寫信道：

晦之先生：手書敬悉。博物院籌款不易，此時恐已成強弩之末。雖明知尊藏不

貴，亦徒喚奈何。真偽問題尚在其次，足下既非求財，何不少緩須臾，勿落估

人手，徐圖辦法。⋯⋯然足下擲百萬曾不恡情，則留此區區古物以歸公家，他

日指點告人：「此余四十年來心力之所聚者」，亦一佳話。前尊函謂可分期付

款，在公可謂仁至義盡，而當事人之不敢承受者，則以款且無著，何期之可

分？故弟復公以緩商，非緩兵之計，實難言之忍。（容庚致劉體智函・一月三十

日〉#12，1937）

中央博物院購買善齋銅器，籌措極其不易，已使盡全力。善齋的其餘收藏，極欲出

脫，雖然七萬元並不貴，對中博來說，已是巨款，即使善齋願意分期付款，中博也無

力負擔了。容庚信上說「既然沒錢，也就談不上分期付款」，確是實情。這個狀況似

乎持續到四月。四月十五日，徐中舒給劉體智一信：

尊藏其餘各件，以多年之搜付，奇珍異品，海內稀有。惟此間博物館仍在籌備

期內，本所購置經費，多方籌措，迄無成數。日前希白兄由滬過京，談悉已介

青島博物館往商，已有成議。在此與彼，同歸公有，無任感慰。志甲骨、鏡鑑

在青島博物館商讓之外者，為數既少，設法或易，惟三萬之數，一時亦無羅

致。如可酌減，中舒或即偕彥堂遄往奉商。（元 459-5-1，〈徐中舒致劉體智函〉，
1937年 4月 15日）

傅斯年也在四月二十日給劉體智一信，強調經費困難，並極力設法：

前承惠示尊藏別類一併歸之公家，並分期付款一端，深佩先生信賴之雅，及贊

助公家之盛意。惟弟以先有的款，然後可辦，否則深慮將來之枝節也。茲有一

挶《史語所檔案》元 498-6-50，〈傅斯年致劉體智函〉，1937年 1月 15日。



一
場
華
麗
的
青
銅
器
轉
手
︵
下
︶

一
九
三
六
年
中
央
博
物
院
購
藏
善
齋
銅
器
始
末

論
衡

116

術，可資移轉（即中英庚款會保存古蹟項下可分若干也），惟數目較前者為

少，且須分在兩年中（款可靠則不成問題）。如先生以為可行，則擬先自古鏡

及甲骨起，因其他各類，聞已在與青島博物館接洽中也。一切中舒先生信中已

詳，不贅。（元 459-5-2，〈傅斯年致劉體智函〉，1937年 4月 20日）

徐中舒與傅斯年給善齋的兩封信，十分委婉，實際上就是中央博物院財政困難，無力

購買，同時也在盡力想方設法當中。直到六月，容庚還有信給劉體智，提到「孟真來

平，弟勸其為公家購取，孟真答以無款，其言可問也」。捃

在中央博物院大舉購買善齋一百餘器之後，劉氏所剩之器亟欲脫售，其心目中最

願意歸給中央博物院，但傅斯年無能為力。然而向善齋爭取購買者也頗有其人，青島

博物館應該是其中積極者之一，代表洽購者是齊樹平。青島大約購得樂器大小忽雷、

錢幣、任器、梵象，共三萬元。也由於齊樹平之積極搶購，與容庚起了衝突。揤

容庚作為劉體智的朋友，盡力幫忙善齋藏器的出脫，他曾有信跟劉體智說「尊藏

餘器既不易出售，盍再以二十件歸弟」，挹容庚還積極的勸說善齋「博物館收藏，貴

多而不貴精。尊藏餘器，數目太少，故彼輩卻步。茲欲以敝藏六十件易尊藏十件，則

尊藏可湊足百件之數，自易出手，未審尊意如何？」捋

此時向善齋洽購的私人收藏，以于省吾和容庚最為積極。根據《容庚北平日記》

記錄，從一九三七年春，于省吾和容庚頻繁的會晤商量購買善齋彝器，一九三七年三

月三日、三月八日、三月三十日兩人都聚會討論，四月四日，容庚與于省吾相偕到上

海見劉體智，五月十一日容庚和于省吾匯給善齋一萬元，其中容庚出資千元，于出九

千元。六月二十四日善齋器物七箱由匯通公司運到北京，容庚得 72器。

一九三七年七月局勢更加混亂，容庚一面向善齋購器，一面慨嘆局勢不定，擔心

藏器之安危，在七月二十日給劉體智的信中，容庚提到「中日問題，恐終須出於一

戰。⋯⋯拙藏各器，聽之天命，非私人之力所能策其安全矣。」（〈容庚致劉體智函・

七月二十日〉#9，1937）。

在這樣兵馬倥傯的年代，藏家多年的心血收藏，守也不易，放也不易。幸虧善

齋最珍貴的青銅器，透過容庚的中介，傅斯年、徐中舒的盡心協商，奔走籌措，已歸

入公家。一九三六年善齋重要銅器歸公後，戰爭蠭起，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與歷史語言

研究所文物一起運送到大後方保藏。一九四○年遷入四川李莊時，善齋銅器原本與史

語所文物一起，由博物院游戒微負責保管。一九四三年，為保存與整理之便利，遷移

捃〈容庚致劉體智函〉#5，年月不詳。據《小校經閣遺芬》（上海：中西書局，2018）考訂為 1937 年 6 月 17
日。

揤 詳見〈容庚致劉體智函〉#4，1937 年 6 月 14 日；〈容庚致劉體智函〉#5，1937 年 6 月 17 日。兩函日期據

《小校經閣遺芬》考訂，頁 278-280。
挹〈容庚致劉體智函〉#4，1937年 6月 14日。

捋〈容庚致劉體智函〉#8，1937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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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張家祠存放，僅盛〈夨令尊〉之鐵箱一枚留在史語所。捊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輾轉流離的人與物皆復員回到南京。不久政府遷臺，一

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元月，共有三批珍寶圖書等從南京下關運到臺灣基隆，

同時聯合辦理運輸來臺的機構，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外，尚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及外交部等機構。

善齋出售給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銅器，從運臺文物清冊看，多數珍貴的器物均在

第一批運臺的文物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運臺文物從下關碼頭裝入

中鼎號運輸艦，二十二日離開南京，二十六日安抵基隆，搬入楊梅倉庫暫存，後移入

臺中糖廠倉庫，挼其後再轉霧峰北溝。一九六五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合

併，遷進臺北外雙溪，目前善齋這批銅器都收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曾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故宮銅器圖

錄》，挩將故宮銅器與中央博物院藏器分別編目。中央博物院購自善齋之器皆編入《中

央博物院藏器目錄》中，附有來臺新編品號。根據該目錄，容庚所記購自善齋的 107件
器物，有〈臣父乙爵〉（《集成》08998）〈祖乙爵〉（《集成》07850）及四件鐵權，捁未登
錄在該目錄中。挴查一九四九年編製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存臺文物品名及件數

清冊》，亦未見登錄。可知該 6器並未來臺，亦即 107件器物並未全數運到臺灣。

又根據一九四九年編製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存臺文物品名及件數清冊》，有

以下數件購自善齋的器物，卻不見於容庚的 107件清單中：

捊《史語所檔案》李 61-4-4b，〈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函歷史語言研究所〉，1943年 9月 15日。

挼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編，《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存臺文物品名及件數清冊》（臺灣省：國立中央博物院籌

備處，1949），附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移臺經過及在臺保存概況〉。

挩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故宮銅器圖錄》（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捁〈秦廿六年詔大鐵權〉〈廿四斤權〉〈廿斤權〉〈十六斤權〉四件。

挴 游國慶曾將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所記 107件器與《善齋彝器圖錄》《善齋吉金錄》《中央博物院藏器目錄》製

表比對，可供參考，唯該表中之《善齋吉金錄》卷頁號登錄不全，遺漏甚多。參游國慶，《臺北故宮博物院現

藏銅器著錄與西周有銘銅器考辨》（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4），頁 367-370；游國慶，〈臺

北故宮博物院現藏善齋銅器〉，收錄於《小校經閣遺芬》，附錄二，頁 357-368。文中認為「當時紫禁城內之文

華殿、武英殿既用為古物陳列所文物置放之用，則容庚所介善齋 107件銅器亦應一同放置於此二殿」，不知

何據。

捘 此件鐵壺見於《史語所檔案》元 498-6-43所附之 82件器物清單中。

器名 來臺裝箱編號 中博藏器編號 善齋吉金錄號 集成編號

祖乙爵 93-32 上下頁 220
下下圖 359 6.51 08339

父丁爵 89-32 上下頁 224
下下圖 367 6.23 07917

祖辛觶 78-32 上下頁 243
下下圖 396 5.55 06096

獸面蟬紋飾鐵壺捘 56-32 上下頁 197
下下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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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可知，有 2件爵和 4件權在容庚 107件清單上，但實際未運送來臺；有
2爵 1觶 1壺確實運送來臺，也進入臺北故宮收藏，但不在容庚 107件清單上。上述
這些器物除了鐵壺之外，都是爵、觶的小件銅器，大約是在徐中舒與善齋商定最後物

件時，臨時加入或取出。捔容庚的 107件清單並不是最後的清單。

劉體智在戰爭前夕，曾深切希望善齋藏器售歸公家，中央博物院一九三六年的大

舉收購，可以說是部分完成其「重器國有」之心願。傅斯年、李濟之、徐中舒等人積

極選件籌錢，讓善齋好器精品，盡歸公有，並在戰爭中妥善保管，遷徙流離，仍毫髮

無傷，著實不易。

從一九三一年容庚、徐中舒到善齋拍攝銅器影像，到一九三六年購買善齋器物及

慷慨隨贈的大量拓片，從上海運回南京，購藏善齋銅器一事，終告圓滿完成。這樣一

次大規模的銅器轉手，華麗的不只是重器精品，還有學術菁英們用心奔走的身影！！

後記：

大約一九九九年開始，本所文字學門鍾柏生先生和筆者，固定每周去傅斯年圖書

館整理金文拓片，後來有袁國華、黃銘崇先生加入。這時我們都注意到傅斯年圖書館

的珍藏金石拓片很多來自於善齋，又在傅圖看到本所參與中央博物院收購善齋銅器的

檔案，於是萌生此念，開始整理相關檔案信件，希望將中博收購善齋銅器始末及本所

金石拓片來源，整理清楚。其後眾人各有研究重任，這件事情就一直耽擱下來。匆匆

二十年過去了，在筆者即將退休之際，才將此念付諸行動，完成此稿。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多位師友鼎力相助，或提供相關資訊，或幫助檔案信件解

讀，受益良多。謹此向王世民、小南一郎、周亞、李宗焜、吳政上、趙晶、郭永秉、

陳小三、田煒、李碧妍、丁瑞茂、林玉雲、張莅等先生致謝。此外，哈佛燕京圖書館

馬小鶴、王繫、楊麗暄先生提供珍藏善齋銅器照片；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林銳先生提

供徐中舒致容庚函札，這些資料都彌足珍貴，萬分感謝。

本文稿成後，《小校經閣遺芬》（上海：中西書局，2018）出版，其中有不少相關
資料，已來不及收入本文中，請讀者參看原書。

張詔韋先生擔任助理期間，協助整理資料及初稿；編輯吳瑞芬女士細心排校，付

出諸多辛勞，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內容或有錯誤不周之處，概由筆者負責，尚祈各界

先進批評指教。

捔 善齋銅器分置四處，即使在新閘路的小校經閣中，也似乎置放相當凌亂，分散在內客室、內書房或堂屋桌

上。參元 498-6-41、元 498-6-43。劉體智已同意給中博之器常又收回，另以他者替代。如此物件一改再

改，錯亂在所難免，尤其是小件爵杯之類。


